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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hen Zhonghou

沈忠厚 石油钻井和水射流技术专家 。
１９２８年 ２ 月 １３ 日出生于四川省大竹县 。 １９５１
年毕业于重庆大学 。 石油大学教授 ，博士生导
师 ，水射流研究中心主任 。结合研制高效钻头 ，
对淹没非自由射流动力学规律 、自振空化射流
理论和机械及水力联合破岩理论有重要突破和

发展 。 在国内外首次建立了钻井工程以井底岩
石面获最大水功率为目标函数水力设计新方法

和新理论 ，解决了钻井工程长期没有解决的水
力设计理论问题 。首创自振空化旋转射流处理
油井近井地层及解堵新技术 ，应用效果良好 。
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，国家发明奖三等奖 ，
省部级一 、二等奖 ５ 项 ，中外专利 １３ 项 。 出版
英文专著 １ 部 、中文专著 ２ 部 ，发表论文 ７０ 余
篇 。 ２００１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。

在旧中国那个动荡的岁月中 ，１９２８ 年 ２
月 ，我出生在四川省大竹县双河乡（现更名为天
城乡）老鸦村大坝湾一个衰落的地主家庭 。 山
里人纯朴憨厚 ，父母于是取纯朴忠厚之意 ，给我
取名“忠厚” ，希望我忠实立身 ，厚道做人 。我自
幼生长在大山的怀抱中 ，对大山怀有深厚的感
情 ，这份感情至今也没有改变 ，在我内心深处始
终有一个角落属于生我养我的那个小山村 。

我 １岁那年丧父 ，母亲含辛茹苦把我和两
位姐姐拉扯成人 。 在 ６ 岁那年 ，我进入当地的
公立小学学习 ，因为我自小聪明伶俐 ，很快便赢
得了老师和同学的喜爱 。 １２ 岁我进入大竹县

县立中学 ，由于交通极为不便 ，我只能步行上
学 ，每次走一天才能到达学校 。 但正是这种艰
苦的环境锻炼了我吃苦耐劳的品质 ，对我以后
的人生历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。 １９４７ 年 ，高中
毕业后我考入国立重庆大学采矿系 。 那一年重
庆大学有 ９ ０００ 多人报名 ，只有 ３００ 多人被录
取 ，其中大竹县考上三人 ，我便是其中之一 。进
入大学后 ，我如饥似渴地学习 ，立志要为国家找
到丰富的矿藏 ，以报效祖国 。 到 １９４９ 年上半
年 ，由于国内战争的影响和国民党政府的日益
腐败 ，此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，越来越
多的人投入到救国图强的运动中 。我所在的采
矿系是重庆大学地下党的集中点 ，国民党特务
经常晚上到学校抓人 ，我们便经常换位置睡觉 。
也就是在这一时期 ，我开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
一定的认识 ，并立志要投入党的怀抱 。

１９５１年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 ，被安排从
事石油钻井的教学工作 ，为了尽快适应教学 ，学
校派我到玉门油田现场实习 。就这样我来到玉
门油田 ，一呆就是一年 ，取得了一定的实践经
验 。 １９５３ 年北京石油学院成立 ，不久我调入北
京石油学院工作 ，并在此期间参加了一个个石
油大会战 。 １９６９年 ，北京石油学院响应毛主席
现场办学的号召 ，从北京迁至荒无人烟 、遍地盐
碱的山东东营 ，从此我们一家老小便扎根在这
荒凉但蕴藏着丰富石油宝藏的黄河三角洲 。迁
校之后 ，我们住在用土坯垒成的“干打垒”里 。
在这荒凉的盐碱滩上 ，冬天的狂风像狼一样疯
狂的号叫 ，而夏天的烈日又像是火炉一样燎人 ，
但“我为祖国献石油”的坚定信念支撑着我 ，这
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？！

经过了那个颠倒黑白 、指鹿为马的狂热年
代 ，１９７６ 年 ，中国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！ 在
学校 ６ 平方米的试验室中 ，我把全部的精力投
入到提高钻井效率的科研攻关中 。当时我的工
资每月只有几十块钱 ，仅够维持生活开支 ，学校
又没有科研经费 。 由于经费不足 ，同时也缺乏
必要的实验手段 ，科研工作无法开展 ，于是我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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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组同志到油田废料堆里去拣废料做实验台

架 、到石油部争取研究经费 。 就这样 ，我每年数
次往返石油部（北京） ，汇报 ，争取经费 ，科研工
作终于能够顺利开展了 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 ，我到成都飞机厂参观 ，第
一次看到水射流切割机 ，那小巧玲珑的切割机
切起合金钢材就像切豆腐一样易如反掌 ，此时
的我突然灵感如泉涌 ，从此选定了自己的科研
主攻方向 ——— 利用高压水射流技术提高钻井
效率 。

１９８１ 年 ３月 ，我赴美国西南路易斯安那大
学和 NL 公司考察 ，作访问学者 。 记得有一天 ，
美国喷射钻井的奠基人 ，全美最著名的喷射钻
井权威戈恩斯教授来做技术讲座 。 散会后 ，我
走过去问他 ：“戈恩斯教授 ，您为什么只计算钻
头喷嘴出口位置的水力参数 ，而不计算水射流
到达井底位置的参数呢 ？只有井底位置的射流
对钻井破岩和清岩才是有效的啊 。”当时已 ７０
岁的戈恩斯教授无奈得耸耸肩 ，对我说 ：“沈教
授 ，我不是不想 ，是太复杂了 。 您要是能把这个
谜底揭开 ，您便是 … … ”戈恩斯教授说着树起了
大拇指 。听了这些话后我感慨万千 ，我们国内
传统的科研有相当一部分课题是跟在人家屁股

后面跑 ，人家搞出什么项目 ，我们马上就跟着搞
什么 ，这样做的结果 ，充其量只能做老二 ，永远
不能当老大 。 要想实现中国科研领先的梦想 ，
必须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，必须冲破思想上
的禁锢 ！如果连想都不敢想 ，那只能是痴人说
梦了 。 在美国的 ３ 个月 ，我奠定了冲上喷射钻
井顶峰的信念 。

回国后 ，我到昆明参加一次会议 ，与当时国
内最具实力的湍流水射流理论专家 、石油勘探
研究所的特聘顾问谢象椿同居一室 。 谢象椿研
究喷射钻井有一年多了 ，有着比较多的认识和
基础 。 我就在宿舍里向谢象椿讨教 ：“能不能把
井底所需的参数纳入定量计算的范畴 ？”谢象椿
给我泼了一盆冷水 ：“从喷嘴到井底的射流参数
是糨糊一盆 ，你死心吧 。”为了搞清楚“这盆浆

糊”的秘密 ，回到学校后我按照传统的思维模
式 ，寻找水射流在各种阶段衰减变化的规律 ，企
图找出计算的方法 ，但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。

经过长久的冥思苦想 ，我决定走另一条
路 ——— 用大量的实验数据来构建理论计算模
型 ，再用可知的理论检验实验成果 ——— 实验与
理论结合 。就这样从 １９８１ 年开始 ，我在实验室
做了大量的模拟试验 ，取得了极为丰富的实验
数据 ，然后又在取得的实验数据基础上开始着
手研究井下淹没非自由射流动力学规律 ，在理
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，到 １９８６ 年 ，建立了完整
的喷射钻井的理论体系 。 又用了两年时间 ，利
用井下淹没非自由射流动力学规律设计钻头

喷嘴 ，继续进行反复的室内模拟实验 ，终于研
制出了新型加长喷嘴牙轮钻头 。 １９８９ 年 ，这
种新型加长喷嘴牙轮钻头顺利通过了中国石

油天然气总公司的鉴定 ，成果达到国际先进
水平 。 从 １９８２ 年到 １９８９ 年 ，整整 ７ 年 ！ 石油
大学第一代新型加长喷嘴牙轮钻头终于问

世了 ！
１９９３ 年 ，在召开的第二届石油工程国际会

议上 ，当我宣读完对淹没非自由射流动力学规
律和新型加长喷嘴牙轮钻头研究成果的论文

时 ，各国钻井专家十分关注 ，他们不得不承认 ，
是中国人解决了这个难题 ！ 那一刻 ，作为一个
中国人 ，我无比自豪 ，这是石油大学的荣誉 ，这
是祖国的荣誉 ！ 会后 ，我想起了当年美国戈恩
斯教授的话 ，回到宾馆立即给戈恩斯写了信 ，并
寄去了论文 。

“你是最棒的 ！”很快 ，戈恩斯在回信中又竖
起了大拇指 。

新型加长喷嘴牙轮钻头经过 ７ 年时间 ，在
十余个油田推广应用 ，平均机械钻速提高
２５ ％ ～ ３０ ％ ，创造直接经济效益过亿元 ！ 在我
紧锣密鼓地研制新型加长喷嘴牙轮钻头的同

时 ，先后于 １９８２ 年和 １９８４ 年开始研究自振空
化射流钻头（石油大学第二代钻头）和水力 —机
械联合破岩钻头（石油大学第三代钻头） 。 第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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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钻头和第三代钻头在现场推广应用均取得了

很好的经济效益 。
我从来不否认个人的作用 ，但没有集体是

不行的 。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 ，个人离开集体 ，
必将一事无成 ，所以要摆准个人的位置 。 今天
的成功绝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，我的弟子 、
我的家人都给了我巨大的支持与帮助 ，在这些
年中 ，我最愧对的就是我的老伴罗先容女士 ，妻
子是会计 ，不仅担负着繁杂的工作 ，为了支持我
的事业 ，她还独自一人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，不论
大事小事 ，她从不让我分心 。 我的两个儿子 ，都
是在老伴的怀中慢慢长大的 ，上幼儿园 ，上小
学 ，我没有接送过 。 孩子生病 ，也没有带孩子看
过病 ，孩子学习 ，也从来没有辅导过 。 多年的操
劳使老伴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和骨质增生 。 我
却因工作太忙 ，２０ 年了 ，也没有带老伴去好好

诊治 。 后来老伴的腰已经无法直立 ，不得不去
看病了 ，我才带她到某腰椎间盘突出专科医院 。
大夫一看 ，马上就喊起来 ：“怎么不早来看 ？ 我
当大夫几十年了 ，还没见过这么严重的腰椎间
盘突出 ！”这句话像一声霹雷 ，在我耳边猛然炸
响 。 结婚几十年了 ，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
老伴的身体 。

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然伫立着一位伟

大的女性 。人不论到达什么样的境界 ，总会有
遗憾 。 对老伴的亏欠恐怕我今生今世也无法偿
还了 。

我热爱我的家庭 ，更热爱我的事业 ，国家的
富强 ，需要我们几代人的艰苦努力 。 今生能投
身到祖国的石油工业并为此做出了一些成绩 ，
是我一生的荣幸 ！

今天有机会写下这些话 ，与读者共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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